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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购房的动机、住宅类型的选择和住宅空间的安排等居住策略与家庭关系紧密相关。对住

宅空间的使用一方面体现着家庭成员的冲突和妥协，另一方面也形塑着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本

文通过对上海移民李先生一家三代同居生活的观察和访谈，从居住轨迹和空间实践两个角度来考

察住房在代际关系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揭示住宅空间背后深层次的家庭关系及其变化。

关键词：居住策略 代际关系 居住轨迹 空间实践

居住策略（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是城市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的交叉概念，指在一个竞争的环境
中，个体和家庭对各自的居住状态做出的计划、安排和调整（ＢｏｎｖａｌｅｔａｎｄＦｒｉｂｏｕｒｇｅ，１９９０：１－２）。居
住策略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是重要的家庭事件。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１）占有方式的选择
（租赁或购买）；（２）地理位置和住房类型的选择；（３）住宅空间的使用方式。研究表明，居住策略的
制定与实施不仅与家庭经济条件相关，还与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的变动有关。例如，儿时的家庭环

境对住房偏好的影响（Ｇｒａｆｍｅｙｅｒ，１９９９：１５４－１５９）；家族关系对住宅区位的影响（Ｂｏｎｖａｌｅｔ＆Ｌｅｌｉｅｖｒｅ，
２００５：９９－１２２）；重大家庭事件（结婚、生子、离婚、退休等）与住宅空间改造之间的关联（Ｆｅｓｔｙ，１９９０：
２３１－２５２；Ｔｈｏｍｓｉｎ，２００５：１９－４２）等等。居住策略一方面体现着家庭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策略的
实施也影响着家庭关系的走向。可以说，居住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庭关系的一部分。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父子、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费孝通，２００６：３６）。１９４９年以
后，农村地区经过了一系列集体化改造和消费主义冲击，代际交换的经济基础和结构性约束都发生

了变化，“抚养－赡养”式的代际关系出现了断裂（郭于华，２００１：２２１－２５４；阎云翔，２００６：１８１－２０８）；
在城市，１９５６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削弱了长辈权力的物质基础，传统的孝道观念逐渐淡薄（Ｐａｒｉｓｈ＆
Ｗｈｙｔｅ，１９７８：７３－１１４）。近年来对城市家庭的调查显示，“代际间的互助行为”在中国现代家庭中依
然大量存在（Ｕｎｇｅｒ，１９９３：２５－４９；袁方，１９８７：１－８；陈皆明，１９９８：１３１－１４９），城市养老制度的普及也
使得这种代际互助不再限于一般的财物交换，而是日常生活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代际间对各自居

住空间的安排（Ｗｈｙｔｅ，２００５：６１－７９；杨菊华、李路路，２００９：２６－５３）。
本文通过对上海移民李先生一家居住史的梳理，从居住轨迹和空间实践两个角度来考察居住

策略与家庭代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居住策略与家庭发展

调查家庭基本情况：①

李先生（３６岁，教师），妻子钟女士（３４岁，教师），孩子（５岁）；
李先生父母（６５岁，外地退休职工）②；
访谈时间：２０１０年３－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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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妻子钟的父母退休后也从外地过来帮忙，双方的父母是轮流来照顾小家庭的，每次的时间半年到一年不

等。虽然两边父母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在分析代际关系方面具有相似的解释力，访谈以李先生父母为主。

本文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均做了技术处理。



访谈地点：上海浦东ＳＸ小区李宅。

妻子钟的父母退休后也从外地过来帮忙，双方的父母是轮流来照顾小家庭，每次的时间半年到

一年不等。虽然两边父母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在分析代际关系方面具有相似的解释力，访谈以李先

生父母为主。

（一）购房：对“私空间”①的追求

１９７０年代出生的李先生，１１岁由外地支内的父母送到上海读中学，与爷爷奶奶和姑姑一家同
住。９４年大学毕业后留沪工作，两年后与同事钟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搬出了单位宿舍。两年的租房
生活中，由于房东多次变更合同，李与钟被迫三次搬家。９７年９月，两人登记结婚，次年１月以双职
工住房困难户的名义得到单位４万余元的住房补助。９８年９月，李夫妇贷款２４万，在浦东 ＳＸ小区
购得两室一厅与一室一厅两套商品房（表１）。

表１ 购房前居住轨迹与家庭变动

购房前 居住状况 家庭状况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 三代同居两室户 与爷爷奶奶和姑姑一家同住

１９９４ 四人一间的单位职工宿舍 李参加工作，并与钟相识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在单位附近租一室户的出租房，房东多次变更住房合

同，两年之内三次搬家
恋爱并同居

１９９７．９－１９９８．１ 得到单位住房补助４万余元，决定买房 领结婚证

１９９８．９
购得ＳＸ小区两室一厅与一室一厅两套商品房（一套自
住、一套出租）

建立家庭

从居住轨迹看，李先生的居住状况与家庭状况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居住状态的每一次调整

都显示着个人在实现家庭独立上的努力。如果说借住亲戚家和住单位宿舍还属于被动接受的话，

那么１９９６年经济独立后的租房和购房就属于主动改变居住状态的行为了。对李先生来说，购房是
迈向家庭独立真正重要的一步。

对于上海居民来说，住房是青年择偶的重要标准，因为没房子推迟甚至无法结婚的例子比比皆

是。在住房紧缺的条件下，“建立家庭”与“拥有住房”之间出现了一种“倒置”关系：住房不是家庭建

立后的自然需求，而是组建家庭的必要条件，甚至反过来催生了家庭的建立：

９８年的时候我们年龄都不大，本来没想这么早结婚，就是想赶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的
机会，双职工无房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在房改之前领了证。虽然最后没分到房，但

单位也补助了我们４万多元，这笔钱在后来我们交首付的时候帮了大忙。（钟）

住房不是一般商品，超高房价需要年轻家庭反复权衡，甚至要得到双方家长的支持才能实现购

房计划。在当时的收入与房价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②，李夫妇坚持购买两套面积不算小的住房的

行为显然无法从经济动机去解释。购房的需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理解对拥有个人住房的强

烈欲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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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９８年ＳＸ小区的房价是２９００元?平方米，两套共１３０平米（６０＋７０）总价达到３６万，而李与钟９４年每人的工
资只有三百多元?月，９８年（购房时）不到１０００元?月，两个人加起来也不到２０００元。１２万的首付、２４万元贷款和２０
年还款期限对于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夫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本文借用了“私空间”的概念，指年轻夫妇（或未婚夫妇）从长辈家族中走出，建立自己的家庭和私人空间

（阎云翔，２００６）。



我算是新上海人吧，１１岁就被父母送到上海来读书了。当时爷爷奶奶家是两室户，我跟
他们住一间，姑姑一家３口住另一间。从中学到大学我睡了８年的沙发。工作以后单位分给
我一间朝北的４人宿舍，又阴又潮，夏天蚊子特别多。谈了朋友我才在外面租房子，没想到那
几年房产市场很火，两年换了３个房东，我们也被赶了３次。我有架钢琴，搬起家来特别麻烦。
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有个自己的房子……其实我很早就考虑房子的事情了，虽然从小在上

海长大，爷爷奶奶对我也很好，但父母毕竟不在身边，这种事情还得靠自己。（李）

李先生的购房行为不是为了户口（李夫妇在买房前都有了各自的上海户口），也没有今天所谓

的投资概念，是拥挤的居住记忆和不愉快的租房经历（尤其是房租昂贵① 与频繁搬家）使他们不堪

其负，决心要“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特殊的家庭背景，也使得李很早就在房子问题上制定了自己

的计划。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收入与房价的巨大差距，双方家长对年轻夫妇买房的想法并不赞同。

但是李夫妇坚持认为，虽然凭目前的收入买房确实有困难，但毕竟自己在经济上已经独立了，有了

银行贷款不用向父母借钱，也没有必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因此李与妻子在买房后很长一段时间都

没有告诉父母，先斩后奏的购房行为宣告了小家庭在经济和意识上的独立，随后飞涨的房价也证明

了决定的“正确”。在家庭独立的第一次较量中，李夫妇不仅取得了主动，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作为

代际传承的重要财产———住房，完全靠年轻夫妇自己的努力而非继承获得的，这对于后来家庭代际

关系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住宅类型的选择：过度消费还是未雨绸缪

住宅是有亲属关系的人共同居住的场所，由于使用的超长期性，对住宅类型的选择不仅要考虑

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家庭未来的发展计划：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要有个自己的空间，不用再和亲戚或同事挤，也不

会被房东赶走。主要考虑的是自己怎么住的舒服，最多将来有个孩子。由于各层楼面的价格

不同，反正我们都还年轻，就选了五楼。当时确实没有考虑父母，经济条件不允许嘛。……本

来想买个三室一厅。因为我是钢琴老师，需要一间琴房，加上卧室和将来的孩子房至少要三

房。但是小区一期的销售房型只有二室一厅和一室一厅，没有三室的。售房人向我们建议，可

以买一墙之隔的两套，将来打通就是三室两厅。我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虽然钱不够，但可以

先住一套租一套。（李）

两套房的格局和面积都与原计划有了差异，但年轻夫妻还是接受了。一方面是“以租还贷”的

策略缓解他们在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②，降低了过度消费的非理性程度；另一方面，一墙之隔的“双

房型”也部分符合他们对未来家庭生活的设想（工作室和孩子房）。计划中没有考虑与父母同住的

可能，既然对“私空间”的追求是为了告别过去那种混居状况，父母被排除在家庭和住房计划之外也

在情理之中。而且年轻夫妇认为，凭着当时的经济条件想同时解决自己和父母住房的问题是不现

实的，但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１３０平米的两套房显然超出了一对年轻夫妻对“私空间”的一般要求，
过度追求私空间而形成的这些“多出来的空间”却意外地为今后三代人的同居生活提供了可能。

（三）三代同居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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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小套的租金从开始的４００元?月，涨到６００、８００，虽然最后的房租收入只占还款的一小部分，但李夫妇认为，
这部分收入代表着自己住房“身份”的变化，在心理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久前他们还是被房东随意驱

赶的房客，几年后他们不仅有了稳定宽敞的居所，自己还成了收租金的房东。

据钟回忆，当时自己的工资每月只有三百多元，而房租要六百多元。



孩子出生之前，李夫妇住一套（两室一厅），租一套（一室一厅）。２００５年初有了孩子以后，边照
顾孩子边工作让他们觉得非常吃力，李夫妇开始考虑请外地退休的父母来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但这

首先需要解决住房空间的安排问题。

一开始，由于租期还未到，我们没有马上收回隔壁一套，也不清楚应该请父母住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跟孩子先住南卧室，父母住北面的琴房。短期还是够用的，但是长期住下来就发觉琴房

小了点，让他们睡地板总不是办法，我们也不好意思，也许是打通两套房的时候了。（李）

父母也认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不能满足三代人生活的：

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叫我们过去，我们也想去帮忙。那时候两套房还没有打通，我们开始

就睡琴房，晚上把沙发摊开来，白天再收起来，要是晚上有课，我们得等到下课才能休息。临时

住住没关系，时间长就不方便了。（李父母）

２００５年６月，李夫妇收回隔壁的小套出租房并开始装修。９月装修完毕后与大套打通，李一家
３口搬进小套，父母则住进了原来的南卧室，三室两厅三代人的同居格局正式形成。从购房后居住
空间的使用情况来看，住房与家庭结构的互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表２，图１）：

表２ 购房后的住房使用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购房后 住房的使用情况 家庭结构

第一阶段

（９８．１１—０５．６）
李夫妻两人自住大套两室一厅（琴房＋卧室＋客厅），隔壁小套（一室一
厅）出租

夫妻家庭（一代）

第二阶段

（０５．６—０５．９）
孩子与年轻父母住在南卧室，前来照顾小家庭的老人睡在北琴房，一人

睡沙发床，一人睡地板。沙发床是折叠式的，需要根据上课情况拆放

第三阶段

（０５．９—至今）

孩子出生三个月之后，把隔壁出租房收回，并在两个厨房间的位置打通

一扇门。年轻夫妇搬到左套房的南卧室住，原来的卧室则留给老人住，

孩子房置于左套北屋：三室两厅三代人同居的格局正式形成

主干家庭（三代）

第四阶段①

（计划中）

孩子小学毕业后需要更大的房间，生活上独立就不再需要老人照顾，可

以把南边老人房做孩子房，北房做书房。
核心家庭（两代）

图１ 家庭结构演变和住房空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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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目前李夫妇对未来家庭生活和空间安排的一个设想，从这一家庭计划中我们发现“与老人同居”只是

阶段性的，年轻夫妇并没有因为老人的到来而放弃对“私空间”的追求。



购房事件中的经济独立和决策自主以及追求“私空间”的强烈意愿，都显示了年轻夫妇对大家

族生活方式的排斥。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居住策略放在一个更长时间段中去观察，就会发现追求

“私空间”的背后仍然是难以摆脱的家族关系。围绕着住房的一系列家庭事件显示了居住策略与代

际关系之间存在的三方面相互作用：（１）家庭背景和过去的生活经历对购房行为有影响，而“购房”
也成为家庭独立和影响代际关系的重要事件；（２）对私空间的过度追求（住宅类型选择）为未来三代
同居生活提供了可能；（３）第三代出生以及对住宅空间的重新安排和使用成为再次定义代际关系的
契机。

接下来，我们将从空间使用的角度进一步的观察：当年轻夫妇有了孩子，住宅空间由两室一厅

变为三室两厅、家庭结构从夫妻家庭（第一阶段）过渡到主干家庭（第二、三阶段）以后，三代人之间

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①不同家庭成员是如何通过对住宅空间的使用来定义代际关系的？

二、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中的代际关系

“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

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阎云翔，２００６：１３９）。
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常常是隐蔽的，而使用空间的不同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家庭关系的特

殊视角。我们借用环境心理学的概念，从领域的界定（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空间的关联性（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ｙ）和空间归属感（ｓｅｎｓｅｏｆ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三个方面来考察李先生一家在住宅空间使用过程中形成了
怎样的代际关系。

（一）领地的界定：左右有别

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试图确立自己的领地，日常生活的冲突与妥协建构了一种复杂的家庭关

系系统。原来的小家庭面对新成员的到来，也要通过空间使用来确立各自活动领地的边界。这种

边界既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它们不是被事先约定的，而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怎么把两套房子连起来，我们考虑了很久。之前的打通方案里是没有老人房的，只是打算

把客厅和左边卧室打通，变成一个大客厅，但后来我们发现客厅的利用率其实很低，如果打通

会造成空间上更大的浪费，所以最终我们放弃了那个计划，只是在两边的厨房中间开了一扇小

门。（李）

左右两套房的打通最终采用了最小连接方式———“厨房间的一扇小门”，左右两套房也因此而

保持了相对完整性。左边一套给李夫妇和孩子使用，右边一套是琴房、客厅和老人房。左右两套在

功能上有着严格的区分：右侧门主要是老人进出买菜、散步和客人用门（包括来上课的学生和家

长），左侧门则专供小家庭进出。两个大门分属两个单元，老人从来不走左单元，而李一家三口基本

不走右单元，三代人从不同的单元门进入各自房间。因此，两套房虽然在空间上是连通了，但“两个

门户”的使用方式却形成了一种“左右有别”的空间使用状态。三代人除了吃饭时间在厨房短暂地

聚在一起，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分开活动的，联系两套房之间的小门，夜里也是关闭的（图２）。

７３

住房与家庭：居住策略中的代际关系

① 本文对家庭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人与年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代际关系，对其他类型的家庭关系（如夫

妻关系）不做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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